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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保明和他的大东北“家谱”

□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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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汹涌的夜色穿过苍茫林海，狼群般涌进大

东北。

啊，野性的大东北！大葱大酱大水缸，大

鞋大褂大裤裆，大锅大炕大车店，大哥大嫂大

姑娘。说话铛铛的，放屁钢钢的，喝酒咣咣

的，做人做事敞敞亮亮的。啊，丰饶的大东

北！森林煤矿，大豆高粱，黑土平原肥得流

油，插根筷子都疯长，炊烟也比别处香。啊，

我们的大东北！曾血泪横飞，哭爹喊娘，将军

一声“不抵抗”，“九一八”之夜最漫长，国之

殇，痛断肠！

——煤矿掳来数百上千的苦力，鬼子发给每

人一把铁锹，一当工具，二当枕头，三当饭碗……

——一位苍发破衣的老太太跪在路上，拨

开日军的马粪，挑拣着里面的豆子。鬼子兵金

井一脚踢翻了老人，骂道：“你真不是人，吃马

粪！”战败后，金井被押送苏联劳改营劳改8

年，饥寒交迫中他想起那位中国老太太，从此

忏悔一生……

——吉林省白山市赤柏村，91岁的于加堂

接受采访时，炕头上摆出两枚新的军功章。以

前的呢？老兵指着老伴痛骂：“都是她，不争气

的东西！”79岁的老伴李叶花泣不成声：生活

困难的年代，她偷偷卖掉6枚奖章，换回10斤

陈年高粱……

——站在延边敦化市驼腰子村的土屋前，

白发苍苍的抗战老兵苏其家放声嘶吼：

报告指导员，老婆不要脸！

我去参军打日本，她在家里哭又喊。

叫一声，我的妻，听听我来讲道理：

打完日本回家来，咱们还是好夫妻！

他在唱，你在记，我在听，燃着怒火的记

忆铺满东北大地。感谢曹保明，他用一生的心

血和脚步记录了大东北。东北抗战14年，东北

历史五千年，东北黑白两道、三教九流、五行

八作、万种风情，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史

诗，中间站着一条热血汉子，曹保明！

最后的军礼

咣当一声，血红夕阳掉进冒烟的土烟筒，

东北的黑夜降临了。那是虎豹熊狼的狂欢节，

充满血腥的颜色和死亡的香味。老实人家赶紧

用圆木把门板抵住，把漆黑的世界交给虎口、

狼牙、熊爪和狐狸精，还有杀人如麻的胡子。

大东北沦陷以后，仇恨像野草在大地上疯长，

马占山打响了“抗战第一枪”，杨靖宇、赵尚

志、赵一曼和抗联战友们从冻死、饿死打到战

死，草根族和土豪们“打黑枪”、“勒死鬼”，整

死一个少一个，整死两个赚一个，干死拉倒！

那些占山为王的胡子神出鬼没，今天反了明天

叛了，早晨砍了鬼子就抗日，晚上“皇军”来

了就投降，半夜夺了枪炮又反水，“谁当汉奸操

他娘！”年三十儿的晚上，老百姓浩浩荡荡上村

口蹲街头，跪祖宗祭爹娘，万千火堆照天烧，

血海深仇不敢忘！

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大潮席卷全

国，历史正在恢复它的本真面貌。在吉林大学

中文系任教的青年曹保明率领一批学生进山采

风。在九台县档案馆，发现一张发黄的纸片，上

面写着“三江好罗明星……推翻日本火车，在上

家车站。土改工作队特此证明”。“三江好”是九

台山区妇孺皆知的胡子头儿，绑票砸窑，杀人越

货，怎么会打日本火车？曹保明带着学生走屯串

户，炕头上，油灯下，地垅旁，做了广泛的田野调

查，查阅了大量日伪档案。一个血性汉子，一个

蒙垢数十年的抗日英雄呼啸而出。

1897年，罗明星生于山东郓城——那是出

梁山好汉的地方。少年父亡，随母闯关东，先

当大兵后当矿工，练出一身铮铮铁骨。九一八

事变后，罗明星决意投身抗敌，安排妻子和幼

子罗美庭返回山东老家。他拉上几个弟兄在文

盛泉澡堂子烧香磕头，歃血宣示：“提着血核桃

（脑袋），报名‘三江好’，忠孝难两全，救国谢

父老！”一年后，“三江好”率八百响马炸火

车、撬铁道、打埋伏、拔据点，威震吉林半边

天，后由杨靖宇收编为东北抗联第十九路支

队。罗明星号为“智多星”，他曾以接受“招

降”之名，手摇纸扇，一袭青衫，率几名护兵

进入磐石县烟筒山据点。酒宴上谈笑风生，镇

内外里应外合，一举击毙佐伯少佐等7名日伪

军官，夺枪上百并掠得棉衣千套凯旋而归。

1936年冬，队伍在围剿中遭受重创，英雄返回

济南养伤，期间得梁漱溟题词勉励，爱国人士

纷纷前往拜访。伤愈后，罗明星再度泪别妻

儿，潜回吉林九台组织抗战，1938年 10月因

叛徒安春喜出卖而被捕。拷打利诱之下，他拒

降拒官拒财，只求速死。1939年5月20日，英

雄在伪满“最高法衙”被处绞刑，慷慨就义，

时年42岁。此时中原大地狼烟四起，半壁江山

沦于敌手，罗明星的赴死几乎没引起国人注

意。新中国成立后，草莽英雄“三江好”自然

蒙尘于江湖之中。采风归来的曹保明站在长春

市人民大道上，凝望着对面那栋大楼，禁不住

热泪盈眶——那就是当年的伪满“最高法衙”，

罗明星就惨死在楼内的地下行刑室。白山黑水

一雄魂，岂容英名化血尘！曹保明数十天奋笔

疾书，1981年5月，一篇4万余字的纪实文学

《“三江好”罗明星》连载于《长春日报》，一

时间洛阳纸贵，争相传颂……

两年后的一天晚上，一位来自天津的老军

人突然敲响了曹保明的房门，进门就是一个泪

奔不止的军礼：“我是‘三江好’罗明星的儿子

罗美庭。卢沟桥事变后，父亲再去东北就没了

音讯。‘文革’时很多人说我父亲是土匪，这是

老母亲去世前最大的伤心事。幸亏你为我父亲

正了名。我把有关材料和你的文章上报给国家

民政部，前不久批复下来，追认我父亲为革命

烈士。曹老师，谢谢你啦！”

发现“三江好”，决定了曹保明的一生。从

此他把发掘历史遗存、抢救民间文化作为终生

的职业。2014年，距离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不远了，曹保

明想起一个长久的牵挂：在几十年来的田野采

风和民间调查中，他结识了不少抗战老兵。伟

大的胜利纪念日即将到来，而风烛残年的老兵

们正一个接一个远逝，必须对老兵的历史尽快

抢救，抢救，抢救！

现在还剩多少？吉林省民政厅答复：271

名，最小的87岁，最大的100多岁。

时间紧迫，生命紧迫。曹保明通过媒体邀

集、选拔了数十名志愿者，有大学生、硕士、

博士、的哥、记者、年轻老板……十几支小分

队举着“东北抗战老兵口述史编写组”的旗

帜，背上面包矿泉水，迅速奔赴深山林海偏乡

僻野。那是让人心痛的寻觅啊：10%以上故

去，20%联系不上，40%因病无法接受采访，

只有30%的老兵精神尚可。

曹保明和志愿者们走近了一个个弯腰驼背

的老人，很多人生活艰难。他沉痛地说：“有些

照片我不敢发表，怕读者指责说咱们的老兵怎

么这样穷？其实他们一年有9000多块抚恤金，

但大都让儿孙们整去花了。”战后，有些士兵身

带伤残回到家乡，生活穷困，只好娶身体或精

神不好的女人为妻，一生的潦倒可想而知。采

访小分队抵达之际，老兵杨善慈三个月前刚刚

去世，曹保明和小分队含泪跪倒在新培的坟头

前：“杨大爷，我们来晚了……”94岁的张林

久卧炕头，口不能言。听说有人来访，老人奇

迹般站起来，拄着木杖候在门口，身后就是家

人为他备好的红漆棺材。时值阳春，天气很热

了，张林依然套着棉衣裤，右手的两根手指又

黑又僵，无法弯曲，儿子说：“那是老爸长时间

打机枪烫的，指头全烤糊了。”曹保明大步上前

紧紧拥住老人的肩膀，不禁热泪横流。告别

时，老人收拢双脚，右手颤抖着缓缓举到颊

边，再也举不起来了……

一位参加过苏联红军的老兵王明先后获得

梅德韦杰夫、普京两任俄罗斯总统颁发的奖

章，在接受小分队采访的10天后溘然长逝。

但是，老兵们只要雄风犹在，能说的就

说，能唱的就唱，能喊的就喊！“鬼子的炮打过

来，到处是腿、胳膊、肠子啊，还有脑袋连着

半个肩膀挂在树上……”“一个两三岁的孩子被

撕成两半，扔在房上……”“那时女人缠小脚，

跑不动，只好化妆成男人，可鬼子抓着就扒衣

服 ， 发现 女的就糟 蹋 ， 连老 太太都 不放

过……”“我的爷爷陈文起是猎人，他故意把大

队鬼子带进抗联埋伏圈，部队因此打了一个著

名的大胜仗叫‘墙缝战役’（因两边都是悬崖而

得名），灭了鬼子伪军好几百。后来鬼子下令把

我爷爷吊在树上，总共刺了274刀。奶奶从此

疯了，每听到狗叫就会跑出去找爷爷……”

岁月漫漫，每位老兵都珍存着一个小包、

小匣或小筐。小心翼翼打开，一层包一层，里

面是光华闪闪的军功章和发黄的证书；每位老

兵讲着讲着都会突然陷入沉默，眼泪流淌不

止，那是因为想起被冻死、饿死、炸死的战

友；每位老兵身上都有几个枪眼刀痕，每个伤

疤都是一个令人泪下的故事；每位老兵只要能

支撑，都让儿孙扶着走到路口村口，向苍天大

地，向曹保明和志愿者留下一个庄严的、或许

是生命中最后的军礼……

历经一年奔波，2015年胜利日，两卷本

《抗战老兵口述史》出版，其中收录了121位老

兵回忆，曹保明采访了其中的近40位。这一

年，他66岁。

曹保明采访过的老兵孙庭江，1914年出生

于山东沂水，抗战中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如今

生活在敦化县大石头镇民强村。2015年9月2

日上午，胜利纪念日前夕，庄严肃穆的人民大

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总书记走到30位抗战老

兵、抗战将领、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

人或其遗属代表面前，为他们一一佩挂上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101岁的孙

庭江是其中一位。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曹保

明的眼睛湿润了。是啊，劳苦与欣慰，意义与

价值，连同老兵最后的军礼都会留下，凝为历

史的背影。

掀开命运的门帘子

大东北，盛产不怕死的大兵，不要命的土

匪，也盛产一诺千金、两肋插刀的纯爷们儿和

敢恨敢爱的俏娘们儿。“大烟泡儿”横扫过来的

时候，草木如铁，山石崩裂，冰刀霜剑，刮骨

剜心。这会儿茅屋内炉火高烧，娘觉出时辰已

到，甩下三尺烟袋锅纵身上炕，只听几声厉

叫，一团小鲜肉咣当一声掉在炕上。这厢刚炸

响狼崽子般的一声号啼，外屋的爹便满脸英

雄，招呼老少爷们儿烫酒去了。

1949年秋的一天，黑龙江省泰来县一间泥

草房里，曹保明就这么掉在破炕席上了。不幸

的是7岁时父亲病逝，生活没了依靠，一只胳

膊有残疾（打不开）的母亲带着他和11岁的姐

姐，一路流浪回到娘家——长春有名的“王家

包子铺”。姥爷对小保明还好，但“公私合营”

后铺子归公了，家里新添了三张嘴，改道嫁来

的后姥姥和她带来的儿子儿媳脸色自然不好

看，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让小曹保明遭受了太

多的白眼——“长大后我理解了，那年月人家

也不容易啊。”日子虽然艰难，曹保明却遇上一

个个“故事篓子”——从母亲到姥爷再到邻居

们。东北冬季漫长，习惯于“猫冬”的人们坐

炕头嗑瓜子，听人“白呼”能笑翻天。白天听

男人讲妖魔鬼怪山神庙，夜晚听女人讲坟地狐

仙鬼吹灯，听得少年曹保明的头发根儿都竖起

来了，好像范冰冰李冰冰脚不沾地披着画皮，

一缕烟似的飘了进来，还朝他耳朵眼儿吹了一

口凉气——妈呀一声惊叫，小曹醒过来了，头

上全是汗，梦里全是狐狸精……

掀开东北的棉布帘子，故事装了满满一屋

子！

姥爷去世后，母亲带着孩子搬进一间狭小

阴冷的民房，以当保姆维持生计。闹“文革”了，

他和姐姐被迫下乡插队，出发那天，母亲突然抓

住炕席瞪大眼睛“笑”起来——两秒钟后曹保明

才反应过来——那是母亲的恸哭。今天忆起那

一幕，66岁的曹保明依然泪流满面：“我妈当时

像笑一样的哭，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曹保明是孝子。因为母亲胳膊残疾，半个

月一次，他从插队的地方长途跋涉，先徒步、

再汽车、再火车，赶回家给母亲挑水劈柴。母

亲59岁病逝时，床下的柴还没烧完。曹保明成

了孤儿，那是他人生中最悲惨的岁月。白天干

活不惜命，入夜读书不要命——那是他忘记忧

伤苦难的惟一办法。那些年，命运有一千种可

能和一万次打击，把知青曹保明踩进草根，困

于泥潭，毁于平庸；只有一次机会让他掀开梦

想的门帘子登堂入室。有幸，他做到了。

——1970年，乡亲们推荐21岁的曹保明

招工回城，进入一汽厂铸造车间当修炉工。每

次高炉倒出如瀑的铁水后，他便披上透湿的麻

袋钻进炉中清渣补砖。极限的高温中，头发冒

烟两腿爆皮，雨点般的铁渣烙下无数疤痕，洗

澡时老二都是黑的……

——不久，因为一篇“不成功的征文”，著

名工人诗人戚积广亲自找到一汽厂铸造车间，

通知满脸黑灰的曹保明参加省文联的文学培训

班。授课的作家李一说，你的征文写得不咋

的，但有一句让我决定吸收你了：“外面起风

了，风吹着雪打在窗户纸上，就像有人一把一

把地扔着沙子。”哇，那里的文学界太清纯了！

“一句顶一万句”的奇迹就这样发生在一个草根

身上。

——1973年，吉林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

拥有10万大军的一汽厂只给3个名额。曹保明

疯了，考试时一挥而就写了两篇作文，拼到手

指抽筋。其中一篇当天被长春日报挑中，第二

天作为“范文”发表。曹保明顺利进入吉大，

直至毕业留校任教……

从乡村到工厂到大学，曹保明像秋天的玉

米越长越高，他的目光也向东北地平线豁然展

开：鲜卑族从大兴安岭嘎仙洞出发，创立了南

北朝时期的北魏。女真族把南宋两个皇帝掳到

黑龙江依兰县让他们“坐井观天”，反思腐败。

一代天骄指挥数万蒙古铁骑，开创了横跨欧亚

大陆的元帝国。大清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

留发”的一声号令，让全国男人留起长辫。再

往后，一代代乱臣贼子、江洋大盗、绿林好

汉、杀人越货乃至鸡鸣狗盗之徒，通通被发配

到东北“劳动改造”。不肯在本乡本土饿死的大

胆流民，不顾当局禁令，成群结队闯关东。到

最后，十万雄兵落地生根，铸剑为犁；百万知

青一腔热血，奋战三省大荒。千百年来就是这

样一群乱世枭雄、草莽英雄、侠士狂徒、硬汉

烈女、卸甲将士、热血青年乃至浑人鸟人们的

基因，造就了这一方血性族群，创造了波澜壮

阔的历史大冲撞、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

自然，还有那些听不够笑不够的口头文学：

“喝酒像灌溉，窗纸糊在外，尿尿用棍敲，

大姑娘叼烟袋。”

“四大绿：青草地，西瓜皮，王八盖子，邮

电局。”

“四大香：开江鱼，下蛋鸡，回笼觉，二房妻。”

“四大软：猪尿泡，棉花包，水晶杮子，大

姑娘腰。”

“四大长：电线杆子，火车道，万里长城，

大河套。”

有人说这是荤与俗，曹保明却听出了生命

的挣扎与呼号。

全世界到处都有荤故事：凡是存在的都是

合理的，凡是民间的都是有用的。早年在环境

恶劣、荒无人烟的大东北，没点儿豁达幽默、

玩世不恭、自娱自乐的生活态度，根本活不下

来。曹保明指出，冬天进山谋生的各行帮有一

条共同的规矩——不许女人进窝棚。虎狼般的

男人想女人，只能靠这类口头文学来满足自己

的想象与人性的渴望。开春后很多汉子死了，

哭天抢地的女人擦干眼泪改道另嫁，再做强颜

欢笑的“活寡妇”。

曹保明对生养他呵护他的家乡始终保持着

宗教般的敬畏。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家

乡就是他的一切，家乡就是一个民族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数十年来，他捧着一颗赤子之

心，无数次走进那些遥远的草房窝棚，他说那

就是他的“家”。

没有家，任何人的心灵都无处安放。

1976年，27岁的曹保明吉大中文系毕业后

留校任教。但他的心像一只鸽子，总是渴望飞

向群山林海和一个个古老的村屯，他觉得生活

在那里，热血在那里，历史在那里！两年后，

他放弃校园里的惬意日子，调入吉林省文联民

间文艺协会——从此可以长年在外疯跑了。

197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书 《中国民间教子故

事》，30余万字。那正是石破天惊的改革元

年，也是恢复高考的“科举”元年。曹保明的

“教子故事”以传统的人文精神呼唤民族复苏正

当其时，此书上市后广为风行。有趣的是，当

时打入大陆的几个台湾特务懂得伪装要紧跟风

尚，接头时以手捧《中国民间教子故事》一书

为暗号，结果当场被抓个正着。央视新闻播出

了这段视频，第二天同事们笑问曹保明：“八成

你也是潜伏下来的吧？”

“土匪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冬天闯进冰雪严寒的大东北，火力不壮冻

死你！进了高山密林听虎啸熊吟，没有英雄胆

吓死你！山间小镇上，大姑娘坐炕头剪窗花，

回眸一笑迷死你！站在山头“聚义堂”的废墟

旁，想象当年压寨夫人的花容月貌，匪首要是

在场保准一枪崩了你！

大东北，那叫一个神奇和绚丽！

在调查抗日英雄“三江好”人生轨迹的过

程中，曹保明不经意间闯进了胡子们的山寨。

他头戴狗皮帽子，身穿羊皮大氅，俨然一个新

时代的“杨子荣”，不过带的不是枪而是笔，接

连打入一个个胡子或其子女的“心脏”。上世纪

80年代，空气中还遗留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这位新“杨子荣”不仅不划清界限，还常常提

着点心罐头给土匪送礼，酒菜一张桌，睡觉一

铺炕——这人太不靠谱了。

那是一个嘎嘎冷的大冬天，正月初二，曹

保明提着4斤猪头肉和4盒点心，翻山越岭来

到磐石县北石砬子村，找到当年报号“小白

龙”的匪首王正坤的老屋。人没进院呢，棉布

帘子一掀，一位黑袄黑裤的老汉健步迎了出

来。八旬高龄，身腰挺拔，目光锐利，一抹雪

白唇须。透过结着霜花的玻璃窗，老爷子早已

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雪地上赫然留一行脚

印，可疑！莫不是溜子留下了趟子？

“何方兄弟？”

“省城。”

“报报迎头？”（你贵姓）

“大路天座。”姓曹之意，取自“大路朝

（曹）天，各走一边”。

“啊，曹兄弟。”王正坤双手抱拳举过右

肩——好悬！后脖领子里常是胡子藏刀藏枪的

地方啊。“本人虎头腕儿，进卡拉吧！草啃，台

上拐着，夜个儿漂瓤子……”（我姓王，进屋

吧，上炕坐着抽支烟，晚上吃饺子）

听，这简直是两个土匪在秘密接头！

南北大炕烧得热乎乎，当年的压寨夫人坐

对面，手执一杆翡翠嘴、黄铜锅的三尺多长大

烟袋，怎么看怎么像护身的利器。曹保明开门

见山说明身份和来意，王正坤坦然说：“我是胡

子没错，但干的都是杀富济贫打日本，没做过

欺负百姓、横推立压（奸污妇女）的坏事，不

然共产党坐天下早容不得我了。”王正坤有9个

儿子，四代同堂，一招呼儿孙们齐刷刷站一

地。他19岁时“起局”，后来加入“教人好”

的绺子。“教人好”是抗日的胡子头儿，1937

年在鬼子围剿中毙敌数名后中弹牺牲，肠子都

打出来了。此后小白龙当了“大掌柜”，惯于跟

鬼子玩“藏猫猫”，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据《磐石县志》记载，日军曾悬赏5000“满洲

国元”要小白龙的脑袋。

正月初三，曹保明陪着王正坤去给他的

“大柜”（前首领）“教人好”上坟。儿子套上马

爬犁，红缨大鞭一甩，拉上两人劈风斩浪

（雪）疾奔而去。村里晚辈见了，一律跪下磕头

给小白龙拜年，高喊“王老大爷长寿！”到了坟

地，王正坤用带来的条帚扫净雪被，露出圆圆

的黑坟包，然后摆上玉米饼子、粘豆包等四样

祭品，焚香跪地三叩首。“大柜呀，我来看你来

了，”他老泪纵横地说，“一块来的还有曹保明

小兄弟。现在日子好了，不用打打杀杀了，祝

你老在天之灵有吃有喝，保佑子孙后代安好

吧。”祭罢起身，一瓶老白干洒在坟前。

曹保明一住四天，此后多年，他陪小白龙

过了四个春节，两人结下忘年交，小白龙畅述

了自己的一生并揭开东北江湖的神秘面纱。曹

保明由此知道了胡子的规矩“绺门三十六誓”；

知道了匪首的“里四梁”和“外四梁”：炮

头——带头打仗的神枪手，翻舵的——军师，

粮台——主管军需后勤，水香——负责安全守

卫，秧子房管事——看守肉票的，花舌子——

负责对外联络交涉的，等等。曹保明还弄懂了土

匪的大量黑话、切口和隐语，如：报名“虎头腕儿”

的姓王（取自虎头有王），“迎风顶水腕儿”姓于

（取自鱼逆水而游），“跟头腕儿”姓张（取自土话

“张个跟头”），“一脚门腕儿”姓李（取自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饺子叫“漂瓤子”，面条叫“挑

龙”，喝酒叫“翻江子”，帽子叫“顶天儿”，鞋

叫“踢土子”，衣服叫“叶子”，短枪叫“喷

子”，短刀叫“青子”，等等。

江湖，是人类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支

流，是一小部分人对抗强权和国家机器的一种

异端生存方式。它一直与古老的农耕中国相伴

而行，造就了无数有关中国功夫和侠义道德的

神奇故事，滋养了民间文学最绚丽的奇葩。新

中国成立后，土匪灭绝，江湖消亡，但这类族

群作为民族的历史的独特记忆，无疑应予珍视

和保存。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民族犹如参天大

树，一定有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繁复庞

杂、新陈代谢的文化根系，每一条哪怕是细微

的根须都不可遗忘。没有对吉普赛人的深刻了

解，梅里美无法写出迷倒世界的《卡门》。没有

对战乱与匪帮生活的详实调查，年轻的萧洛霍

夫无法写出《静静的顿河》，曲波也无法写出

《林海雪原》。

（下转第7版）

曹保明在东北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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